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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河西走廊新型城镇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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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对乡村振兴和城镇

繁荣双重发展的逻辑认识。河西走廊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以工农产业互融为突破口，通过优化城镇空

间布局、构建内陆河生态“绿谷”、培育特色生态小城镇等措施，厚植城乡发展内生动力，走城乡“命运共同体”共

同繁荣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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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打造城乡“命运共同体”，既是破解“三农”难题

的一把钥匙，也是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的内在要

求。构筑城乡“命运共同体”，使城乡居民在一体化

过程中增加获得感和幸福感，厚植城乡发展内生动

力，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

一、河西走廊城镇化发展概况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行政区域内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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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５个地级市和玉门、敦

煌２个县级市，辖区包括１９个县（区）、２６８个乡

镇；人口４９１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１８．６％；国土

面积２８１５９７平方千米，占全省的６５％；耕地面积

１０５０万亩，占全省的１／６。嘉峪关、酒泉、张掖、金

昌、武威５个地级市自西向东形成相对独立的廊道

经济区，走廊里的中小城市构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甘肃段重要的节点城镇群。从表１可知：武威和张

掖城镇化率比较低，分别只有３７．７２％和４３．９３％，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１］，处于城镇化中前期阶段；酒

泉、金昌城镇化率分别为５８．６７％和６９．０９％，处于

城镇化发展中后期，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

密集型靠拢，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

力；嘉峪关城镇化率为９３．４４％，位居全省第一，处

于城镇化发展后期，工业化已基本完成，正进入后

工业社会阶段。

表１　甘肃省河西地区城镇化情况

地区 常住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万人 城镇化率／％

嘉峪关市 ２４．５９ ２２．９８ ９３．４４

酒泉市 １１１．９４ ６５．６８ ５８．６７

张掖市 １２２．４２ ５３．７８ ４３．９３

金昌市 ４６．９８ ３２．４６ ６９．０９

武威市 １８１．９８ ６８．６５ ３７．７２

全省 ２６０９．５０ １１６６．３９ ４４．７０

　数据来源：根据甘肃省统计局２０１７年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但是，将河西走廊各城市城镇化情况与第二

产业所占ＧＤＰ的比例相比较后发现：武威和张掖

第二 产 业 所 占 ＧＤＰ 比 例 分 别 为 ４４．０４％ 和

３５．５２％，这与两个城市的城镇化情况恰好相反；

酒泉、金昌、嘉峪关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例依次

递增，酒泉的城镇化发展快于第二产业，金昌、嘉

峪关城镇化发展慢于第二产业（表２）。由此可

知，河西走廊城市之间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城

市内部三大产业之间占比也不协调，尤其是第二

产业与较发达的金昌和嘉峪关，第二产业与第

一、第三产业联动性不强，对第三产业带动效应

不明显。河西走廊各城市内部三大产业所占比

例不协调，城市间经济互补性不强，缺乏产业深

度融合的发展机制。

表２　甘肃省河西地区三产占犌犇犘比例

％

地区 一产占ＧＤＰ

比例

二产占ＧＤＰ

比例

三产占ＧＤＰ

比例

嘉峪关市 １．３９ ８１．８２ １６．７９

酒泉市 １２．１５ ５３．４９ ３４．３６

张掖市 ２８．０５ ３５．５２ ３６．４４

金昌市 ５．５０ ７５．８０ １８．７０

武威市 ２４．２２ ４４．０４ ３１．７４

全省 １２．６９ ５０．３２ ３６．９９

二、河西走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产业结构失衡，形成两级分化格局

河西走廊依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内陆

河水系形成两大绿洲农业群，东部以武威绿洲和张

掖绿洲为代表，西部以酒泉绿洲、安西绿洲、敦煌绿

洲为主，绿洲农业发达。受传统重农观念影响，农

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市场化、组织化程度偏低，

农业附加值不高，边际效应逐渐降低。粗放低效率

的农业发展模式，耗费了大量的水、耕地、劳动力等

稀缺资源，加剧了城乡经济整体发展的不协调和不

均衡。工业方面，河西走廊兴起了以玉门（油田）、

金昌（镍）、嘉峪关（钢铁）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逐

步形成以国家投资兴办的大中型企业为主体、地方

政府和民间投资兴办的中小企业为补充的工业体

系，开启了先工业化后城镇化的城市发展模式。大

中型国企在单个区域发展中占绝对优势，对地方的

财政收入贡献很大。如玉门油田财政贡献率达

５０％以上，金昌的金川公司财政贡献率高达９０％

以上，嘉峪关酒钢集团财政贡献率为７５％。但是，

以工矿业为主导的大型国企，过分依赖某种单一矿

产资源且产业发展模式粗放，导致工业结构严重失

衡和畸形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的工业和弱质的农

业导致城市和农村断裂，没有形成城乡融合、互补

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二）城镇布局分散，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河西走廊东西总长度近１０００千米，南北宽

５０千米～８０千米。历史上，西汉汉武帝时期张骞

“凿空西域”，霍去病收复河西走廊，汉王朝经略河

西“列四郡，据两关”，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４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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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辖３５个县，基本奠定了河西城镇化农耕文明的

空间布局，形成了彼此沟通的“农业—政治”中心。

１９４９年以后，河西走廊发现了石油、镍、铁矿石等

战略资源，工业化城市开始兴起，形成以工业文明

为主的“工业—政治”中心城市结构，并最终形成以

农耕文明城市和工业文明城市交错的城镇化格局。

从空间距离看，河西走廊城市群以张掖为中心，东

西以武威和敦煌为两端，呈佛珠状分布，除酒泉和

嘉峪关相距较近外，其余城市空间距离均相对较

远，城市间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从人

口分布来看，酒泉—嘉峪关区域常住人口１３６．５

万，金昌—武威区域常住人口２２９万，而中间区域

张掖人口只有１２０多万，呈现东西人口较多，中间

人口相对较少的不均衡分布。另外，河西走廊人口

密度只有１７．４人／平方千米，空间人口的“过疏化”

造成小城镇规模小且分散，难以形成人口聚集的规

模效应，弱化了小城镇的服务功能。

（三）生态环境脆弱，限制城镇承载力

河西走廊是南依祁连山、脚登北山、两山之间

夹持、东西狭长的山前倾斜平原，属温带干旱荒漠

气候，降水稀少，气候干燥，年平均气温４～１０℃，

年均降水量不足２００毫米且蒸发量极高，是我国气

候干旱、严重缺水的地区之一［２］。生态保护方面，

河西走廊地区普遍存在乱垦、乱牧、过度开发等现

象，治理赶不上破坏的脚步。例如，从１９８８年设立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２０１７年祁连山生态研

究院建立，近３０年的生态保护工作都没有从根本

上扭转祁连山生态持续恶化的态势。究其原因主

要在于没有处理好生态保护的长期性与经济状况

短期改善之间的矛盾，导致地方政府和当地农牧民

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因此，“以水定城，以水定

地”是大自然赋予河西走廊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

律。河西走廊的城镇化道应走水资源承载力约束

下的城镇化道路，城市的规模不能太大，应以中小

生态城市为主。

（四）城镇化发展思路不清晰，小城镇定位不准确

河西走廊城镇化受产业、人口、人文、资源、环

境等因素影响比较大，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事实

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内涵、发展规模和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应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３］。河西城市群的建设应该遵循“以

水定城”的客观规律，以“绿色城镇化”为发展目标，

促进传统产业向生态产业转换，形成由传统工农业

城市向生态型城市的跃升。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关系的处理上，应该摒弃把小城镇当作是大城市

“蓄水池”或“包袱”的错误倾向。费孝通教授提出

的“小城镇，大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小城镇，大战

略”的国家方针，小城镇已成为带动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正在发展成为农村的地域经济文

化中心［４］。小城镇连接着农村和中小城市，是城市

与乡村结合、融为一体的“磁铁”，因此应充分发挥

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三、河西走廊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一）以现代工农互融为突破口，打造城乡“命运共同体”

河西走廊矿产资源丰富，形成了以石油开采、有

色金属冶炼、钢铁加工为代表的重工业体系。因此，

可以借力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有利时机，积

极去库存，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对传统工业升级改

造，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沿线国家的市场竞争；依托走廊丰富的光热、风能

资源，与域外加强核心技术合作与研发，着力建设新

能源产业战略基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凭借绿洲

发达的灌溉农业、丰富的光热资源、肥沃的土地等得

天独厚的优势，着力建设国家级种子科学试验、良种

培育、科技成果示范基地。随着传统产业的升级改

造，新能源产业布局西北，现代农业科技向纵深发

展，三股优势力量的集聚，可以形成以工业体系为主

导、现代农业产业为保障的工农互助有机融合的新

样态。同时，还应逐步实现大工业对农业的反哺，研

究制定城市对乡村支持的产业政策和保障措施，依

托河西走廊发达的交通和物流，营销高附加值的工

农业产品，加快优质工农业产品“走出去”的步伐。

（二）以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为重点，培育丝绸之路节

点核心城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河西走廊可

凭借天然的地缘优势，顺应国家加快西北开发的战

略愿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核心城市群。例

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２．８％

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１８％的人口，创造了３６％

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５］。因此，根据河西

走廊城市规模小、空间分散、城市功能单一的特点，

可以采取“抱团取暖”强强联合的策略，将农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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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优势与工业城市的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逐步建设城乡互融、工农互补的核心城市，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中心；可以优先考虑培育河西三大核心

经济圈，即以嘉峪关为中心的酒（泉）—嘉（峪关）经

济圈，以武威为中心的金（昌）—武（威）经济圈区，

以张掖为中心的张（掖）—临（泽）经济圈。在核心

经济圈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

核心中小城市和核心小城镇发展。在三大经济圈

中，酒—嘉经济圈比较优势最为明显，且两市空间

距离较短。酒泉现代农业基础好，人口规模较大，

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嘉峪关冶金、有色

金属、循环经济发达，城镇化水平在甘肃首屈一指，

两市合并之后城镇人口可以达到１３６万，城镇化率

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工农经济的互补优势将进

一步凸显。金—武经济圈中，经济活力最强的城市

是武威，它是河西走廊人口基数最大的城市，农业

经济发达，“国际路港”（保税物流中心）建设初具规

模，消费潜力巨大。而金昌工业基础雄厚，城镇化

水平仅次于嘉峪关，能够以强大的工业优势助力武

威培植现代加工业，打造丝绸之路“国际路港”，发

展面向中亚、南亚、欧洲的国际物流和商品集散中

心。张掖经济圈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可着力突出生

态特色，围绕国家建设西北生态安全屏障，加快祁

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构建河西生态经

济圈。

（三）以祁连山生态建设为核心，打造河西内陆河生

态“绿谷”

　　目前，河西走廊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提质的

发展阶段，应该注重形成协同发展的整体合力。祁

连山生态安全是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河西地区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

本前提。因此，应紧抓国家生态建设的大战略，积

极推进以祁连山水源涵养、湿地保护、西北草原荒

漠化防治体系建设为主的生态目标的实现，实施疏

勒河、黑河、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逐步形成河

西内陆河生态“绿谷”经济区。要处理好经济发展

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首先要找到平衡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交汇点，划定生态红线。从宏

观上坚持产业结构转换、新旧动能替换，打造河西

走廊生态“绿谷经济区”；微观上处理好矿产资源、

水利开发和民生改善的关系，建设新型“绿飘带”城

市群。其次，在核心生态问题上，树立全区域生态

恢复、保护和建设的整体思路，将生态安全提高到

关系河西各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形成河西五

地市政府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完善全区域治理的

制度体系。最后，优化走廊各区域主体功能区划，

明确主体责任，研究制定生态补偿和生态保护实施

细则，用制度和法律保护生态“绿谷”。

（四）以县域城镇化为基点，培育走廊生态小城镇

单个城市无法形成增长极，城市群要发展，必

须考虑通过较大城市的组团式发展形成城市群的

集聚核心［６］。河西走廊比较均衡地分布着１９个县

（区）、２６８个乡镇，通过三大核心经济圈发展，建立

中心城市，可以辐射带动县域经济大发展，建设一

批功能完善、布局合理、交通便利、生态宜居的绿色

中小城市，实现中心城市和县城功能优势互补，增

强县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优质教育、医疗、

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聚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回

流创新创业。通过实施非均衡的县域经济发展战

略，在经济相对活跃的县加大投入，形成增长极，激

活资本配置效率，使其发挥较大的乘数效应，逐步

激发区域内小城镇的经济活力。加快拓展中心城

镇的社会功能，赋予较大镇更多管理权限，搭建农

产品加工、收储、物流、交易平台，积极完善支农惠

农强农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农民创业致富提供各项

便利，因地制宜形成对乡镇产业的支持，形成一镇

一品牌的主导优势，打造富有魅力的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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